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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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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  

二等车上的茶房。本来是个挺热心肠的老好人，这种老好人，处事往往都有点儿怂。常年

的差事，也让他的嘴有点碎，有时候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的。这不，大年三十的被管事儿的

安排加班。他也不敢说什么，车上的人他也更是谁也惹不起。他只能用一肚子的委屈压着

他一肚子的热心，迷迷糊糊的在车上过这个年喽。 

胖张  

天津人，坐着火车从浦口回天津。做生意的，不过城府有点儿深，以至于没人知道他做的

具体是什么买卖。他倒是好交朋友，坐车遇见的也爱和人喝两盅。这种朋友交的有没有必

要呢？好像他也从没认真考虑过什么叫无效社交。 

瘦乔 

山东德州人，据说祖上在北平南城住过一段时间。常年在浦口做建材生意，以至于口音都

有点走了样。他也习惯学着浦口、上海那边的人说话，即使有点“洋泾浜”，听起来也带着

一种神秘感。他平生就爱干两件事，把别人的钱赚到自己口袋里，把自己卖弄的那点儿学

识塞到别人脑子里。 

营副 

军阀部队的副营长。干到了这个位置，往上数，全是官，往下数，也全是官儿。大过年

的，他得给上面的官去“孝敬”点炮仗。这种事吧，他也是不很情愿，还好，他的那顶帽子

就是上火车的通行证，谁也没有敢惹着他的不是？没事的时候，爱哼哼两句京剧，甭管唱

得什么样。 

 

红绸子数副 带着落地架子和轮的画框 折叠椅四把。 

现代到底是什么？后之视今是否犹今之视夕？我

们看从前的人的愚造成悲伤结果，现在是否还在

持续这样只不过被蒙蔽得更深？这一连串戏里边，

《抱孙》的原因在愚，《况且》——或者说，叫它

《火车》里，找不到某一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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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昊
改编自老舍小说《火车》



 

[20 世纪 20 年代，从浦口到北平的列车二等车厢。 

【场上自左至右置四把折叠椅，第四把折叠椅右置一个画框。 

【老五上，持折叠椅依次展开，拾起画框框在自己面前。 

老五 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大年三十，就该我歇班。跑了一年车了，

  恰好赶上这么个巧当儿：六十多伙计，单缺我一个…… 

  妈的，不用混了，告诉你，事情妈的来得邪！一年到头，好容易…… 

【此间，胖张持红绸子上，把两把椅子横并在一起，铺开绸子。 

胖张 （辗转反侧，拿红绸子的边沿擦汗） 

  车里老弄这么热干吗？ 

  茶房，打把手巾！ 

老五 （递过毛巾）看一眼您的票，查完票您好休息了。 

胖张 （递上一张明显不是自己的票） 

老五 （迟疑）呦，照片上这脸长得可是清秀。借的？ 

胖张 可不是嘛，好不容易…… 

老五 （没什么底气以至于听着像发牢骚的）按车上的规矩，免票就只能铁道上的自个

  用，不能外借。 

【瘦乔上，从兜里掏出红绸子，也是并起座位，铺上绸子。不过他的动作比胖张顺利得

多，也没觉得车上有多热。 

瘦乔 诶呦，原来这大年三十的火车，能让那女的变成男的 

  （递上自己那张也不是自己的免票） 

胖张 瞧您说的，我这是好容易才借着的。 

瘦乔 嘿嘿，可不是嘛，我，这也是好不容易才借着一张免票。 

胖张 这免票，早一天也匀不出来。 

瘦乔 我告诉你，那些有免票的人，就得教你等到年底。 

胖张 他教你等到年底，你就得等到年底，就是愿意看着朋友干着急—— 

瘦乔 今日的朋友啊…… 

胖张 今日的朋友，远非昔日可比了。 

【老五推画框自右至左，边念着“况且”，渐快渐弱。 

瘦乔 还得搭老大的人情呀！平日里借借免票倒还顺利，单等到年底才咬牙——看人一

  手！ 

胖张 嘿，再耽误了过年……（意识到车已经开了），你听，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快去

  过年，还不到家，快去过年，还不到家…… 

瘦乔 （加入模仿）快去过年，还不到家……啊哈哈哈……那天上的飞机倒是快，要是坐

  那飞机，也许早就到家了。 

胖张 那飞机，也有免票？ 

瘦乔 飞机也有免票，不难找，可是—— 

胖张 （应）总以不冒险的为是。 

  茶房——再拿块手巾—— 

  嗐，坐飞机大概可以凉快一点。 

老五 （递了毛巾，掀开瘦乔一侧的半边红绸子，把椅子搬回去坐下，转身对着二人。） 

  （抱怨的语气更重了点）大年三十，就该我歇班。跑了一年了，恰好赶上这么个

  巧当儿：六十多个伙计，单缺我一——个—— 

胖张 （应和一句）谁说不是呢，大过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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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 （起身向前，向前方不在台上的乘客们发着毛巾） 

  （遇到一位，稍显恭敬地）您看我们这个苦营生 哎——您再来一把 

  （转完一圈，又回到二人中间）您擦吧？ 

胖张 （给多少条毛巾都不嫌多似的，一直往头上抹汗） 

瘦乔 （脸上没东西可擦，有事没事的扣着鼻孔里和指头缝里的黑物） 

老五 待会就到济南府，过了济南该换班了，换了班，那位再查一遍票，查过票去，二

  位该歇着了。……济南府是个大站，上下车的多……。要枕头的，自管言语一声。

  大年三十，这年也得在车上过了。我们跟车……没办法…… 

  （剩一条毛巾，递给胖张。） 

  明天一早，就到北平。 

【老五起身，将画框推回原位置，再伴着渐缓、渐强的况且声，将画框自右至左推。 

胖张 （迷迷糊糊的）车上干嘛弄这么热…… 

【灯光渐暗。 

老五 （停）您啊，还是别开窗户，一开，准着凉！车上的事，没人管，我告诉您！

  （回）您就说，一年到头跑车，（况且，况且）好容易盼着大年三十歇一天，好，

  得了，（况，且，况，且）什么也甭说了…… 

 

【灯光复明。营副携红绸子包的包袱上，随手一撇包袱，坐在空座上。 

老五 （看着营副不知装的什么的包袱）我给您拿后边去，免得…… 

营副 嗯？ 

老五 长官，怕教人给碰了，那，我给您放到上面去，成不？ 

营副 （嘴里含含糊糊的）碰了？谁敢碰了？ 

【营副把胖张旁那把椅子抽来垫脚。 

老五 那，就给您放这。 

营副 嗯？ 

老五 就放着，放地上。 

  （对胖张、瘦乔）您二位小心点。 

  （对前方的其他乘客）小心火烛，别给碰了。 

营副 哼。 

老五 （对营副）您这是去哪？ 

营副 （不予理睬，开始打呼） 

【老五将画框推回原位置，复推画框自右至左，边念着“况且”，渐快渐弱。 

胖张 呦，这炮可真大真长，准是给……给曹旅长送去的 

瘦乔 （默叹） 

  万一，真教人给碰了？ 

胖张 茶房—— 

老五 诶呦，这可……（指指营副）都小心看着点吧。 

  （回，用画框框住脸）这时候要是有一个，叫我给搬上去，我兴许还能有个台阶

  下，要我再去知会那位，诶呦……再说，准是给曹旅长送去的。（况且况且，况且

  况且）（嘀咕）碰了，哪能碰了？曹旅长……谁敢给碰了？ 

【老五回，发现已无处可坐，至胖张椅子旁靠着。 

胖张 听您口音，可不像北方，您府上是在—— 

瘦乔 哦，我家是北平的，只不过，常年在浦口做生意。 

胖张 哦呦，大买卖，一直忙活到年跟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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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乔 等到三十，不就为了等这一张免票嘛。 

胖张 那哪能够。我这年耽误不起，您这年也？家里老小的…… 

瘦乔 我……我在浦口做建材生意，就是给铁道上倒卖一些垫路的石子枕木一类的…… 

胖张 真是大买卖。 

瘦乔 还不是得靠铁道上的朋友们帮衬。年前二十八，天津铁道分局的崔先生到浦口，

  非要拉我喝酒。 

胖张 呦，天津……您说老崔？成天（作掏出一纸包状，拇指按住纸包里的东西，服下，

  作难受舒缓状）——比饭要紧 

瘦乔 哈哈哈哈，比饭要紧。您也认识崔先生？ 

胖张 嗐，老朋友。话说啥也不能比饭要紧，在车上也得过年，我这，上车前买的，符

离  集的烧鸡。 

瘦乔 家里交代过了，出来就得带些吃的——（一样一样的摸出来）干荔枝、金丝枣、

  五香豆腐干。 

胖张 还有这，尝尝，二十年的原封，买是买不到啊，我和一位“满洲国”的大官匀来 

  的。来，杀口。 

瘦乔 一见如故，彼此不客气了。 

胖张 三十在车上，这年该过还得过。 

瘦乔 咱这，不亚于北平城里东来顺那铜锅涮肉。 

胖张 铜锅涮肉？中间放木炭风门大开呼哧呼哧冒火星子，不怕——把那曹旅长的炮，

  （指指那炮）点了啊？ 

瘦乔 （放下还没入口的酒杯） 

营副 （呼噜声大了点） 

胖张 嗐，说小心着点，谁敢把那曹旅长的炮点了啊？再说，咱也没那铜锅不是？ 

  （望对面杯中酒入口）怎么样？ 

瘦乔 好！太好了！有钱也买不到！ 

胖张 （酌酒对老五）来，尝尝，都是在外面过年的人，都不容易。 

  （看了眼邻座的营副，发现仍在睡觉打呼，作罢。） 

  （对瘦乔）再来，咱这年就在车上过了…… 

瘦乔 （对老五）你听这外面，什么声音？ 

老五 什么声音？况且况且，况且况且，这是这火车轮子轧在铁道上的动静.您也看见过

  对吧，这铁轨是一节一节的。 

瘦乔 对，那可不是，我就是……说这一节铁轨，大概二十来米。 

老五 那您听到一声况且，咱就往前走了二十来米，您二位，离家就近了二十来米。这

  外面呼哨呼哨闪过的灯影，那不就是一个个村吗。（越说越失神）都点着长明灯过

  年呢，这点，春联儿早贴上了，坟也上了老头子也请回来了，饺子估计都包好

  了，你看，那还有放炮仗的…… 

瘦乔 伙计，你再听，像不像——快去过年，还不到家。 

老五 （兴奋地学着）快去过年，还不到家，快去过年，还不到家……（再次陷入落寞） 

胖张 哈哈哈哈，快去过年，还不到家，你也学会了。 

老五 快去过年，还不到家，不到家啊…… 

瘦乔 （抿酒，欠身望着窗外）二十米，二十米，二十米，这车虽然不比那飞机，跑得

  也挺快的哦，看那车头上都冒着火星子 

老五 （接茬）这火星子洒车厢里来也点不着（暗戳戳的指着）曹旅长的炮。 

胖张 哈，火车，火车，火烧得越足，这车就跑得越快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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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乔 （上了一点酒劲）仁兄，您可知道，这火车从前不是烧火的吗？ 

胖张 您说的是前朝慈禧太后，怕惊动了那龙脉，火车头不要了，让马拉着车跑？那也

  叫火车？ 

瘦乔 也叫火车。马拉车跑，驴，骡子拉着车跑，只要是车在铁道上，就叫火车。 

胖张 只要是在铁道上就叫火车，不冒火的也叫火车？那还不如叫……叫铁车 

瘦乔 你我在坐的这，你叫火车，我叫火车，那都叫火车了，没听过什么人叫铁车。 

胖张 是没听过有人叫铁车，可断没有把不冒火的车叫火车的道理。我问你，以后这铁

  道上的车要是不冒火了，还叫火车吗？ 

瘦乔 仁兄，是方才您说的，火车，火车，火烧得越足，车就跑得越快。火车头不冒

  火，车怎么可能跑起来呢？ 

胖张 我，我说的是要是，那按您的这一套，马拉的车不冒火，也得叫它火车。 

瘦乔 叫不叫火车不是我们两个、三个人吆喝一嗓子就能决定的事情，但就算改了朝换

  了代，火车也只有烧火冒火星子的道理。 

老五 二位消停消停，不管哪朝，前清还是……民国，中华民国，只要是改了朝换了代，

  就不让再说改朝换代的事。 

胖张 哦，老样子，还是那句话嘛，莫谈国事。 

  （顿）要是，火车不冒火星子了，那还叫火车吗？ 

老五 欸对，（向瘦乔）这位先生，听起来您学问大。我们天天跑的这火车，是谁定下，

  这火车得叫火车呢？难不成是这窗户，桌椅，都是木头的，木生火？ 

瘦乔 还不是那车头，冒着火星子呢，看吧，火车不可能不冒火星子。 

胖张 我说，要是。 

瘦乔 火车不可能不冒火星子。 

胖张 我说，要是。 

瘦乔 以我，这个成天跟铁道上打交道的，断定，就没有这种要是的情况。那讨论这个

  话题，全然没有意义。不过嘛，不如重新说是那马拉的，是不是也叫火车。 

老五 慈禧太后…… 

瘦乔 不说慈禧太后，我说，英格兰。 

胖张 哦，英格兰，那女王，都坐马车。 

瘦乔 对，马车。仁兄可知道，现在咱们坐的车底下那铁道，两根铁轨的宽度，专业点

  说叫轨距，是两匹英格兰马屁股的宽度。 

胖张 中国的铁轨，英格兰的马屁股？ 

瘦乔 不光是中国，（起，拖拽着画框）德意志，法兰西，整个……世界（把头放到画框

  里），都得靠英格兰的马屁股。 

胖张 怎么说？ 

瘦乔 英格兰的马车，两匹马紧挨着屁股。天长日久，那车轮子，车辙都按着这个宽

  度。再往后，英格兰人发明了火车，为了和马车一样，也就用了这个宽度。准确

  来说，是一百四十三又二分之一公分。 

胖张 按这么说，最开始的火车是学着那马车，我说，刚发明出来的火车还不如马车跑

  得快吧？ 

瘦乔 是这个道理没错。兴许最开始的火车就是马车拉着。 

胖张 诶，兄台，这时候的火车，可全然没有让马车改名跟自己姓的道理吧？ 

瘦乔 （吃了点瘪）没……有。天底下哪有孙子随爷爷的道理？ 

老五 那可是全然没有。 

胖张 那可是什么时候，慈禧太后那种，在铁轨上的马拉的车，就得叫它火车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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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乔 不……不知道，那……大概总得有个时间吧，在，在英格兰……兴许是法兰西。 

  反正，英国女王坐的那个就叫马车，慈禧太后坐的那个，还有咱坐着的这个，就

  叫火车。 

胖张 （发觉对面的鸡同鸭讲）哦，英国女王坐的那就叫马车，慈禧太后坐的那就叫火

  车。您说，有朝一日，火车再改个名呢，那又有谁去坐呢？兴许不在英格兰法兰

  西，就在咱中国呢。 

瘦乔 （醉醺醺地）火车，没有不冒火星子的道理。 

胖张 别提那火星子了，还是得为了那曹旅长，小心——火烛。来，喝酒…… 

营副 （惊醒，咳嗽，像是说梦话但嗓子清亮得很） 

  一事无成两鬓斑 

  叹光阴一去不回还 

  日月轮流催晓箭 

  青山绿水常在面前 

  （唱完继续睡） 

【此时，老五推画框自右至左，边念着“况且”，有点嘴打文武场家伙的意思。 

胖张 呦，这位还…… 

瘦乔 来，喝酒—— 

胖张 喝酒。这个年过得还真不离呢！酒不醉人，咱哥俩投缘，喝多少也不碍事，干

  上！ 

瘦乔 劳驾，再给我们哥俩找点酒食。 

老五 得嘞，饭车上去。 

【老五下。 

瘦乔 不过，我的量可…… 

胖张 没的话！二十年的原封，绝不能出毛病！大年三十交的朋友，前缘！ 

瘦乔 得嘞，我舍命陪君子。 

【瘦乔掏出烟卷，散给胖张一支。二人抽烟，火星溅到了横在座位中间的炮上。 

【顿时，整个车厢爆燃：火光一片。擂鼓般的隆隆响声。众乘客莫不呲牙咧嘴，跪椅哀

号。一切人和物乱作一团。 

【所有人的红绸子都搭到画框上。静。 

 

【老五复上。揭开画框上的一片红绸子。作展开书卷状，逐字朗读： 

老五 车入了一小站，不停。持签的换签，心里说“火”！持灯的放行，心里说“火"！搬闸

  的搬闸，路警立正，都心里说“火"！站长半醉，尚未到站台，车已过去；及到站

  台，微见火影，疑是眼花。持签的交签，持灯的灭灯，搬闸的复闸，路警提枪入

  休息室，心里都存着些火光，全不想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心中那点火光渐熄，

  群议如何守岁，乃放炮，吃酒，打牌，天下极太平。 

营副 （起，清嗓子，捧绸子，逐字朗读）又到站，应停。持签的，打灯的，收票的，

  站岗的，脚行，正站长，副站长，办事员，书记，闲员，都千瞪眼，站上没有救

  火设备。二等车左右三等车各一辆，无人声，无动静，只有清烟缓动，明焰静

  燃，至为闲适。 

【瘦乔、胖张同时朗读，语音交替。 

瘦乔 （起，捧绸子，逐字朗读）车出站，加速度。风火交响，星花四落，夜黑如漆，

  车走如长灯，火舌吞吐。二等车但存屋形，火光里实存炭架。人多，志昏，有的

  破窗而迟疑不肯跳下，有的奔逃，相挤俱仆，有的呆坐，欲哭无声，有的拾起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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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乱，怕，无济于事，火已到面前，到身上，到头顶，哭喊，抱头，拍衣，狂

  奔，跳车…… 

胖张 （起，捧绸子，逐字朗读）火找到新殖民地，物多人多，若狂喜，一舌吐出，一

  舌远掷，一舌半隐烟中，一舌突挺窗外，一舌徘徊，一舌左右联烧，姿体万端，

  百舌齐舞；渐成一团，为火球，为流星，或滚或飞；又成一片，为红为绿，忽暗

  忽明，随烟爬行，突裂烟成焰，急流若惊浪；吱吱作响，炙人肉，烧毛发；全车

  烧起，烟浓火烈，为最惨的火葬！ 

【静。暗。 

 

【老五起，将东倒西歪的椅子收敛到一起，可还是乱的。又将三人拖至乱椅子处。 

老五 您猜，怎么着。事后检尸，五十二具。沿路查看，跳车的十一人。这一共是，六

  十三人。   

  元宵节之后，调查员才到。到了的首要任务，那肯定是请客应酬，忙得很。调查

  员又有些私事，这理应得先办。最后的调查结果呢，起火原因不明。 

  还有一事我得告诉您。调查报告里写的清清楚楚呢。沿途报告的各站售出票数和

  车上收到的票数相合，正好少六十三张。大年三十的，各站都没卖出二等票，那

  么这二等车（向后指指）必定是空车，（越笃定越讽刺地）绝对不能起火。 

  我呢，他们审问我，说我是二等车的看车夫，为什么擅离职守到饭车上去。说我

  罪有应得，开除示惩。开除？正好。妈的，大年三十歇班还让我跟车。离了火车

  还不能吃饭了是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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